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一
颍川大地的秋天多雾。尤其到了深秋

时节，清晨的雾气浓得如同化不开的墨
团，人行其中，如墨海行舟，所见仅方寸
之间，只能凭知觉摸索前行。唯太阳的光
线能一篙撑破雾海。太阳一点点升高，雾
气一点点变薄，柿子像路旁吊着的灯笼，
在风里微晃，树的形状也渐渐显现出来。
雾散了，孩子们背着书包往南去学堂，大
人们扛着锄头往北去田野，万事万物都被
融化的雾气覆上一层潮润，睫毛上挂着晶
莹的水珠。多年以后，再忆起那样的秋
晨，脑海中竟涌现出白居易的《暮江吟》：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如果趟着草走，露水很快会把裤脚打

湿，如果在路边蹲下，与一棵秋草对视，
草叶上的每一颗露珠里，都藏着一个满眼
好奇的孩子的脸。而降临在颍川大地上的
亿万颗露珠，几乎都沾湿过农人的裤脚和
衣衫。秋天一到，他们一早就扛着锄头下
地“理荒秽”，除草、把草木灰撒进地里，
他们比鸟雀更先知道哪块庄稼熟得可以收
割了，哪块庄稼还得等几天，又有哪块庄
稼肥上多了正愁不知熟期何时？

在颍川大地上，四季都有美好的景致。
如果我们能像古人一样，在大地上行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
的眼睛和心灵不知能捕获多少美感。可现代
人都太忙碌了，很难抽出半日光景，哪怕一
两个时辰去体悟这大自然的美。

春天花袭满坡，每一条或狭或阔的阡
陌两岸，都是两条摇曳的花河。夏天绿意
流转，野花还在继续盛开，开败的花儿悄
悄孕育着秋天的第一粒花种，那些庄稼，

正吮着初夏的暖光拔节生长。到了秋天，
颍川大地渐渐换成一种丰收的色调，田野
在阳光下调出一种甜甜的气息。风和光玩
着光影的游戏，风先把田野吹出涟漪不断
的湖的样子，然后才让阳光落在上面，像
一群顽皮的精灵一样，闪出粼粼的波光。
如果从高处俯瞰，秋风把万物吹出黄色夹
杂着一些青黄的后背，这些后背像鱼一
样，一跃一跃奔着丰收的“龙门”而去。

二
秋天是万物成熟的季节，放眼整个颍

川大地，豆荚肥饱，青叶弥弥，在风中摇
摇曳曳。玉米身着绿装，成排成行，天地
间没有比玉米更好看的仪仗，天英一出，
如同在头顶炸出一朵花来，烘云托月，威
风凛凛，如一个少将得胜归来，从此花开
静好，岁月有序。红薯秧是成片的绿萝，
远观是一片田田的叶子，下面是一群睡意
正酣的胖娃娃。大朵的棉花如同在大地上
堆了成团的白云。天上的云在飘动，地上
的棉花被风吹着，在枝头晃动，似乎地上
的云也跟着天上的云一起游动，其情甚
妙。而秋草在风中摇伏，成了时光缝隙里
发黄的诗篇。

颍川大地的秋天是一种丰硕、一种沉
淀。在平原，由于草木色调近似，但高低
不同，故田野呈现出海的情状，有一种好
闻的气息，那是压榨了树叶和花朵精华的
气息，芳而甜，可让人经久不息地永吸不
腻。等豆荚变黄，芝麻结籽，等玉米顶出
苞衣，等瓜果飘香，辣椒擦出火焰，等秋
水缓流无痕，等雁鸿成行，颉颃南飞，等
秋虫嘶鸣，蝉鸣戛止，那气味就尤其浓
烈，颍河两岸便全然是日光月华，方寸之
间皆是人间丰收好年景。

《庄子·秋水》云：秋水时至，百川
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
马。可秋天的颍河却相反，流动的炫音颤
得很轻，似乎要故意拖着，不想那么快流
进冬天。河水很清，时而围着一个长满水
草的绿洲打旋儿，旋出圈圈涟漪；时而掠
过桥墩，被岩石梳理成潺潺白丝，掳只鲢
鱼便匆匆流走。两岸的苍耳是秋天的小耳
朵，负责搜集颍川大地上的声音，风雨
声、庄稼成熟的声音、水声、虫鸣声、牛
羊吃草的声音、野鸭和水鸟的叫声等。还
有我的脚步声，我从旁经过，鞋底与沙土
摩擦，生成一种“咯吱”声，它一定觉得
有趣，才派几只小耳朵粘在我的裙子上，
一路跟踪，一路倾听，为了让它们听得真
切，我索性把脚步放得更慢了。

颍河两岸的草丛蟋蟀甚多，这秋天最
出色的歌手，它在秋夜吟唱，把秋天最美
的诗章都谱写入曲，唱给大地草木、日月
星辰、江河湖海，唱给同类，唱给一切愿
意驻足倾听的生灵。小时候，十月蟋蟀入
我床下，我常被它们吵得睡不着，便索性
竖起耳朵倾听。听得久了，有时竟会默默
流泪，竟觉得那唱词是蟋蟀写给颍川大地
的情书，因投递无门，才谱成曲唱给了我。

三
草木虫鱼从不计较命运得失，颍川大

地上的人也淳朴单纯，祖祖辈辈生活过的
这片土地，只要勤恳，就一定能刨出金
子。也不是真的要从土里刨金，那只是勉
勤的一种美好祈愿。

劳作一天的农夫，对着星星点一卷旱
烟，农妇们为各自的男人温二两解乏的小
酒，小小的收音机里播着《朝阳沟》里的
经典选段，这是颍川大地上的浪漫。颍川

大地能长出可口的粮食饱我肚肠，能开出
洁白的棉花暖我身体，不止如此，它还尽
可能多的开出野花，滋润我的心田，让我
的心灵始终摇曳着芬芳四溢的田园诗行。
还用鸟儿的啁啾、蝴蝶的翩跹、蜜蜂的嗡
闹、蟋蟀的鸣唱，甚至颍河之水的柔波，
让这田园诗行始终闪现着灵动的光泽。

当庄稼收割完毕，针尖状的麦苗出
土，在颍川大地上描出一层浅浅的绿意，
当一切都由枯黄变得灰白，除去这点绿
意，天地呈一种色调，那么，就是颍川大
地的冬天要来了……

颍川大地的秋天

■特约撰稿人 包广杰
近日翻出了史铁生的文集 《命若琴

弦》，这本书由十几篇感人、励志的小说、
散文组成，大多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写
就，如今，时隔几十年，这些朴实但闪烁
着哲理的文字，仍然感动着无数读者，也
让我心潮澎湃，现仅以小说 《命若琴弦》
为例，和大家分享阅读体会。

小说《命若琴弦》写的是二十世纪七
八十年代，两个以说书为生的一老一少。
他们整日奔波在山村中，老瞎子盼着弹断
一千根琴弦，取出治盲药方，为的就是看
一眼这个他从没见过的世界；小瞎子渴望
和心爱的女孩子兰秀儿在一块生活，然
而，这注定就是一个悲剧，没有父母愿意
把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个穷瞎子，兰秀
儿最后嫁给了别人。老瞎子也刚刚经历了
他师傅身上发生过的悲剧：苦苦坚持弹断
一千根琴弦后，却被多人告知，那治盲药
方原来是一张白纸。老瞎子心弦被崩断
了，他绝望了，但他为了他的徒弟小瞎

子，又选择了活下去……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能够持久地打动

人心，应该有多种因素，我想，最主要还
是艺术性和思想性。

《命若琴弦》 善于使用环境、对话、
心理描写来展开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
象，比如，开篇就是一个精彩的电影片
段：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
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黑帽起伏攒
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
水在漂流……作者用极简短的一段对话，
把人物写活了，同时又非常巧妙地衔接了
上下文，其中，像“又怎么了，我”“怎么
了你？上回你在这儿疯得不够”等，对话
简练至极，又极符合人物身份和心境，这
样精彩的对话比比皆是，有的还富含哲
理、一语双关等。

本书文笔优美，但语言朴实幽默，没
有华丽、生僻的辞藻，能够做到这一点，
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文学素养是达不到
的，比如描写老瞎子说书。同样是描写男

女情爱，有些人赤裸大胆，有些人写得下
流肮脏、不堪入目，有些人写得含蓄、美
好。本书作者史铁生的读书情况，我没有
深入研究，但我相信，他应该读过汪曾祺
的小说《受戒》，并深受其影响，因为《受
戒》里面描写小和尚明海和农家少女小英
子，两个人相亲相爱的过程，和本书的两
个青年男女主人公一样，也是用简洁、朴
实、含蓄的文笔，写出了情爱之美好。

近日听北师大教授康震讲《唐宋诗词
的风骨气韵》，当他讲到“一首诗能够流传
下去，一定有两个要素，一是语言要浅显
易懂；二是要富含哲理，耐人寻味”时，

我马上联想到了史铁生的《命若琴弦》，虽
然这是小说，不是诗歌，但不也正符合了
这一规律吗？一部大部头的文学作品能够
广为流传，其思想性也一定是深刻的，它
一定会写出人性的美或者人性的恶，《命若
琴弦》 就写出了人性中善良与美好的一
面，即，爱和爱心的传递。

作家史铁生已经离开我们将近十年
了，但他在1985年写成的这篇小说却又一
次打动了我，我想，能够写出这样文字的
人是最幸福的，因为他用文字给世人传递
出一种信念：爱，爱心的传递，才能弹响
生命的最强音！

用爱弹好生命的琴弦——读史铁生《命若琴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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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街巷寻珍街巷寻珍

■■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初秋的一个傍晚，我们沿着S238省道

驱车去裴城。
这条路曾经是唐朝时候的官道，从漯

河通到襄县，行人熙熙攘攘，千年不绝。
按官道旧址，这条路本来是从裴城村中的
洄浀河上穿过，新修的S238省道向村北挪
了两里地，错开了古官道。洄浀河是古官
道的咽喉要道，古代为东西、南北驿道的
交汇点，也是入蔡州的必经之路。河上的
回河桥建于唐朝，明代宋代又进行了整
修。桥面由青石板铺砌，主题图案为“麒
麟望日”“人字”云，造型生动逼真。

唐朝以前，裴城镇叫洄浀镇，而洄浀
镇改名为裴城镇，则是因为唐朝宰相裴
度。史上评价，裴度最辉煌的业绩是平定
藩镇割据。

一

唐朝时候的洄浀镇是中央级别的驿站
所在地。

史载，唐元和九年八月，淮西节度使
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起兵造反，割据蔡
州。唐宪宗发兵数万讨伐，历时几年，却

“未能克”，宰相裴度主动请兵督战。吴元
济为人机警，为防止朝廷夜袭，把白鹅赶
到寨墙外用于警戒。裴度便在郾城洄浀镇
筑寨安营，等待时机。元和十二年冬，是
夜，天降大雪，裴度见机不可失，当机立
断遣节度使李朔雪夜奇袭蔡州，“时大风
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裴度的兵
士爬上寨墙，发现白鹅全都被冻僵，叫不
出声音。先锋官李朔攻入蔡州时，还在饮
酒的吴元济猝不及防，只好束手就擒。

平定吴元济之乱以后，唐宪宗封裴度
为“晋国公”，当地老百姓将洄浀镇更名为
裴城，并为他建庙立祠、立碑。现存的裴
晋公祠碑在裴城小学院内，碑座是两个石
刻鳌头，碑身高大巍峨，由《重修裴晋公
祠记》 碑和 《重修裴晋公祠宇记》 碑组
成，碑文详细记载了唐元和九年至十二年
淮西节度使吴少阳之子割据蔡州进行叛乱
和裴度伐蔡的历史事实，记载了后人为纪

念裴度所建祠宇的兴废过程以及后人拜祭
裴度之事。碑文雕刻刚劲有力，龙形碑
额、龟形碑座的雕刻线条流畅，栩栩如生。

村人说，皇上还曾下旨雕刻“平淮西
碑”记载裴度的功绩。但先锋官李朔是皇
上的外甥，他认为生擒吴元济他的功劳最
大，向皇帝舅舅上书，朝廷收回了那块
碑，不然，裴城会更出名。清代诗人郭子
嶙曾写：“裴相屯兵洄浀河，衔枚雪夜斗池
鹅，论功可贺羊开府，铭功堪同汉伏波。”
历史浩如云烟，转眼已是千年，其中是非
曲直、孰是孰非，今人无从考究，但是唐
元和九年那个夜晚的那场大雪，却在裴城
这个地方，在老百姓的口碑相传中，绵绵
不绝地下了千年，从古蔡州一直下到今天。

据说，那场雪夜斗池鹅后，裴城还出
现了另一个奇特的景象，那就是夜雨朝晴。

二

裴城地形中间高四面低，远远看就像
一个高高隆起的乌龟背。

历经千年，今天这块岗地依然地势高
耸。村民们说，这里是当年裴度将军的点
将台。此时，秋色初现，林木萧萧，坡地
下面是一条南北走向两人多深的深沟，沟
底野草蓬勃茂盛。坡上面是密密匝匝的杨
树林，一眼望不到边。坡地边，一块黑色
的石碑静静地伫立在绿色的老牛棵中间。
夕阳高远，田野里玉米、芝麻静默无言，
一痕绿沟沿着树林逶迤伸向远方。

享有盛名的裴城夜雨就在不远处，那
里原是一处坡地，坡地下面是一道深深的
沟壑，草木葳蕤，莽莽苍苍。千年以前的
唐朝，这里水草丰美，雁鸣鹿奔，鸟语花
香。当地百姓都说，自裴相和李朔雪夜平
吴之乱以后，每当傍晚时分，远望坡地，
但见雾蒙蒙，雨霏霏，树摇柏晃，幽深莫
测，树林上空雁鸣鹤飞，一派下雨景象，
如诗似画，即便是清风朗月亦是如此。可
当人走近时，却又云走雾散，不见丝毫雨
迹。第二天清晨再往观之，又见树润地
湿，一番雨后的景象。明代诗人谢公翼观
此异象曾挥笔写下：秋雨疏林暗古城，草

堂留客对棋枰。一行雁度长空里，疑是当
年入蔡声。郾城八景之“裴城夜雨”这一
景便由此而来。

有人认为，这里之所以晚上下雨白天
晴，就是因为地势低洼，水气大，四周经
常都是雾蒙蒙的。裴城的夜雨和夜雪一
样，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地方飘了千年。
2006 年6月，裴城遗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
核定公布为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12月14日，“中国传统村落”首批
名录榜单揭晓，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裴城
村入选该名录。

裴城因为一场大雪和夜雨被永远载入
了史册，可裴城真正的魅力却并不仅仅因
为雨和雪。

三

裴城村自古商业繁盛，村子古迹随处
可见。村子里有保存完好的清朝乾隆年间
的彭氏高楼、“望月楼”等。解放初期中共
沙北县委办公旧址，也设在裴城村一处董
姓旧宅内。

这座老宅建于清代，重修于民国。民
国 36 年，裴城村最著名的是彭、杨、贺、
苏四大院。杨家是裴城村的旺族，当年贺
家因为一个打水的贺氏男子入赘杨家一个
丧夫的寡妇，此后，贺氏家族才逐渐兴
起，“贺杨不分家”的老话也由此而来。彭
氏大院最出名的建筑是望月楼，去年村子
里修路时，还挖出了写有“圣旨”字样的
石碑。村里王姓的贞节烈女与彭姓夫婿交
换过庚帖，可是未等到成亲夫婿忽然抱病
去世。彭氏一个人独自守着青灯孤苦度
日，想念家人因而修建了“望月楼”，她每
日坐在楼上登高远眺，仍然无法纾解孤
独，最终“数日不食，坠楼身亡”。乾隆朱
笔御批建节孝坊对彭氏予以表彰。

而苏家大院，则是因为苏进将军。苏
进将军参加过北伐战争也参加过长征，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炮兵副司令员，被授予少将军衔，算是近
年来裴城出过的最大的官了。关于苏进将
军，村里有个有趣的传说。当年苏进将军

当兵前，因为家里穷，想当兵而缺少盘缠
就去了姐姐家。姐姐家条件也不好，甚至
连住的地方也没有，苏进当时不过是十六
七岁的乡间少年，晚上就住在姐姐家的牲
口棚里。第二天一大早，姐姐唤其吃早
饭，才发现弟弟牵了她家的毛驴去当兵了。

四

历史的云烟渐渐散去，关于裴城这块
土地上的神奇传说久久不散。洄河，裴城
夜雨，雪夜斗鹅，还有当年乡村草榻上的
饥馑少年，细究起来，这块土地上的一切
都似乎和水有关。

唐大历二年十月，诗圣杜甫观看临颍
李十二娘跳剑器舞，提笔写下“昔有佳人
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这舞，李白在
长安见过；这舞，张旭在写书法时见过，
杜甫认为张旭正是因为常看公孙大娘跳舞
才成就了笔走龙蛇的绝世草书；这舞，明
代大艺术家徐渭也见过，他把这舞“比作
两蛇猝怒斗不归”。公孙大娘正是漯河临颍
人，与裴城数里之遥，共饮颍河水。

纣王城，受禅台，三绝碑，孔子问津
地，岳飞大战金兀术，小商桥……悠悠数
千年，颍河流域的先民们创造了光辉灿烂
的历史文化。河水一路浩浩荡荡，沿着颍
河古道曲曲折折的印迹，一代又一代的英
雄豪杰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动人的传说。

村人说，裴城的洄浀河是当年的水
道。史载，裴城南临古河道汝阳江(沙河)，
西临古运粮河，当时方圆百里的水都走这
里，舞阳侯集、太尉林园……经这条水路
汇到洄浀河再汇入颍水。这里经常受水患
骚扰，村民打寨墙、挖沟筑坝什么法子都
想过，也没有能阻挡住水往这儿走。

在老子的眼中，水是最完美的事物：
水无为而无不为，无形而无不形，处无为
之事，行不言之教。今天，站在这片土地
上，掩卷长思：如果不是这四面八方奔流
汇聚至此浩浩汤汤的流水，还会不会有裴
城绵延千年的雨和雪，会不会有这片土地
上灿若星辰的文明？历史无言，只有浩渺
的沙颖河水还在日夜奔流不息……

裴城的雨与雪

离开老家好几年了，那方
清亮的池塘，那片铺满落叶的
杨树林，村前村后无垠的麦
田……仍在我的记忆中闪现。
但最让我难忘、最令我思念
的，却是一张古朴、陈旧、沧
桑的床，那是爷爷的木床。

那木床可真是一个“古
董”了，据说它是太爷爷出生
时一个亲戚送的。太爷爷出生
的第二年，爆发了国民革命，
这木床就又多了一层历史意
义。它继承了晚清家具的古典
风格，四条床腿敦实厚重，临
近地面处被雕成莲花状，古朴
美观；床的正面中间是圆形，
全部是莲花形木雕；床头床尾
各雕着一条飞龙，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小时候我总觉得这
木床有着神奇的魔力，无论任
何人，躺上去立刻能酣然入
梦，沉沉入睡。

小时候，我最喜欢躺在木
床上，听爷爷讲一个个故事。
爷爷倚床头坐着，捋着花白的
胡须，笑眯眯地看着我，给我
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讲虎牢
关三英战吕布、讲宋公明三打
祝家庄……我瞪大眼睛，听得
入了迷。从此，小小的心里有
了侠义情，有了英雄梦。这些
故事就像一支支曲子，而木床
就是一个摇篮，载着我的梦飞
向远方。

有时候，我要做大将军，

爷爷就纵容我骑在他的背上，
驼着我在木床上爬。记忆中木
床是那样平稳，爷爷的背是那
样坚实有力，我的笑声中飞扬
着得意与快乐，爷爷的笑声中
深藏着爱与满足。有一次，我
一不小心从床上摔了下来，钻
心的疼痛立刻使我放声大哭，
爷爷忙不迭抱起泪如雨下的
我，一边轻轻拂去我身上的
土，一边慈爱地安慰：“乖乖，
不哭了，不哭了。”他把我放到
木床上扮鬼脸给我看，我闻着
木床上那特有的檀香味，看着
爷爷奇怪的表情，不禁“咯
咯”笑了起来。爷爷看我笑
了，他满脸的皱纹里也蓄满了
笑意。

原以为爷爷会一直陪我
哭、陪我笑，可几年后，一场
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了我的爷
爷，也夺走了我的欢乐。木床
也因爷爷的离去被闲置在角落
里，再见时已挂满了蛛网，落
满了灰尘，连那两条飞龙似乎
也变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机。
后来，奶奶随我们搬到了城
里，一辆辆大卡车搬空了老
屋，也搬空了我的心。

时光荏苒间，我已上了中
学，但任岁月流转，我永远难
忘爷爷的木床，难忘爷爷宠我
爱我的那段无忧时光。悠悠木
床情，和爷爷在一起的日子，
是我记忆中最美的珍藏。

悠悠木床情
■魏老师作文学校七年级 董政硕

■余红丽
70 岁的父亲，建造过三次

房子，分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
80年代和2000年之后。

20世纪60年代建的是土坯
房。我是父亲的第一个孩子，
小的时候我就在土坯房里出
生。土坯房的根基用了几层
砖，墙体全部用土坯垒成，屋
顶用茅草覆盖。三小间土坯房
最怕夏天下暴雨、猛雨，厚厚
的茅草挡不住雨水的攻击，往
往是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
雨。我家的茅草屋可不就是民
间故事 《漏》 的原型嘛！1975
年的大洪水，让村子里许多房
屋都倒塌了，我家的茅屋虽幸
免于难，但需要不停地修补。
覆盖屋顶的茅草一年更换一
次，墙体也出现了裂缝，建新
房已经刻不容缓。

1978 年以后，人们的生活
越来越富裕。许多村庄矗立起
新瓦房，蓝砖、蓝瓦，一砖到
顶，谁见了都啧啧称赞。在一
片低矮的茅草屋中，新式瓦房
俨然鹤立鸡群。

父母也在筹备我们的新瓦
房。拉土、拉沙，然后是活
泥、打坯子、整坯型、晾坯。
土坯晾干后开始装窑、烧窑、
饮窑……干这些活都是趁着农
闲时候。那时候耕地用牛或者
驴，收庄稼都是纯手工和脚
力，没有机械化助力。就这
样，父亲和母亲用了差不多三
年的时间，才准备齐了盖房子
用的砖瓦、木料等。

盖房子没有专业的建筑
队，都是请人帮工，趁着农闲
时节，提前约好亲戚朋友，以
及村里的青壮乡亲帮忙，中
午、晚上管两顿饭，不给工
钱。谁家盖房子都是这样，相
互帮忙。动工盖新房时，父亲
和来帮忙的人一起干活，缺少
什么东西，得丢下手里的活赶
紧去找或者借。母亲负责做
饭，每天天不亮，就蒸好一大

锅宣腾腾的白面馒头。下力的
人，必须得多吃馍，否则没力
气干活。

房子主体结构完工，上梁
很有讲究，按照男主人的年龄
准备上梁馍、冰糖快，大梁落
成，从房子上往下撒。馍头很
小，比大人的大拇指肚大不了
多少。村里的小孩子都时刻关
注着，谁家新房上梁了，大家
都争着去抢“上梁馍”。盖好的
新瓦房，屋子里的墙面用白灰
抹得白生生的，地面是砖铺
的，窗户也由小木窗换成了大
玻璃窗，宽敞、明亮，看着舒
服，住着更舒服。

转眼到了2000 年之后，父
亲又建造了一次房子，这次是
楼房，建房子用的原料都是买
现成的。村子里成立了专业的
建筑队，建造房子只用付工钱
就可以，一切不用操心。两层
新小楼，窗户是推拉式铝合金
窗，比瓦房上的窗户更大。墙
体外面抹了一层灰水泥，又罩
了一层白水泥，看着都洋气。
屋内墙面用涂料抹得可以照镜
子了，地上铺的地板砖。家具
家电也都换成了新的。

但这一次建房，我们的心
情没有了当年建瓦房时的激动
和惊喜了，因为四乡八村已到
处都是小楼房。县城里的商品
房也已经可以和大城市媲美，
村子里的人开始把目光转移，
在城市里买房、安家。今年，
父亲出门旅游了两趟，回来后
又有一个心愿，他想把小楼拆
了，改建成别墅。他觉得别墅
的设计美观、大方，结构上更
合理，住着更舒心。只是他年
纪大了，如果再年轻二十岁，
他真想再试一次。

一个家庭的小变化，背后
是国家的富强。小家迈出一小
步，国家已经跨越了一大步。
现在的生活这么美好，谁又不
想越活越年轻，多做几件称心
的事情呢？

父亲的心愿

秋实 胡鸿丽 摄


